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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公鸡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啼着。 二月的曙光勉强地透出来了 。 几

个守夜人被羊皮长袄的衣襟缠住，正在撤去街上的鹿罄。 炊烟低低

地笼罩着地面，热面包的香味弥漫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。 一队骑着

马的巡逻兵走过，问那些守夜人夜里有没有发生抢劫的事情。 "怎么

会没有抢劫啊?"守夜人回答他们到处都在抢东西呢……"

莫斯科不很乐意地醒过来了 。 敲钟人爬到了钟楼上，冻得直哼

哼，等着"伊凡大帝"钟敲响 。 大斋节的钟声慢悠悠、懒洋洋地回荡在

雾茫茫的街道上空。教堂的大门嘎嘎地响着，打开了 。 有个教堂管

事舔了舔手指，摘去了长明灯上的灯花。 乞丐、残废者和畸形人，慢

吞吞地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，坐下了 。 他们空着肚子在低声骂街。

他们画着十字，朝着黑洞洞的教堂门廊里边暖融融的烛光摇晃着身

子。

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，赤着脚，跳跳蹦蹦地过来了，他浑身发

臭，光着脊背，去年夏天的草刺还留在他头发里。 于是教堂前门的台

阶上，大家哎呀了一声:这个"神人"的手里抓着一大块生肉……这就

是说他又要讲些什么话，弄得全莫斯科都要窃窃私议了 。 他当门一

坐，把有麻癫的鼻孔伏在膝盖上，等着更多的人聚拢来。

街上看得清了 。 篱栅门砰砰地响着。 商人们走出来，腰带束得

紧紧的 。 他们打开店门，都不像从前那样麻利了 。 一群乌鸦在浮云

底下飞翔。 那年冬天，沙皇一直在用生肉喂鸟，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无

数的鸦群，把所有的圆屋顶统统都弄脏了 。 教堂门口那些乞丐，小心

谨慎地说道战争和瘟疫就要来了 。 都说这个冒牌的皇朝，只有三

年半的寿命了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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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年这个时辰，基塔城总是充满了喧闹、叫嚷和人群。运输车队

从莫斯科河对岸运来粮食，雅罗斯拉夫大道上挤塞着运家禽和运劈

柴的大车，商人们坐在套着三匹马的车子里，在莫扎伊斯克大道上赶

着。可是现在看一看，你就只能看到两三辆小车，在出卖发臭的食

品 。 半数的店铺都关了门 。 郊区和莫斯科河对岸，已经荒无人烟。

那些射击军的房子，连屋顶也都被揭掉了。

教堂也变得空荡荡的。 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去，说是正教神甫们

耽于酒食，跟头年冬天在莫斯科执行死刑和绞刑的那些武人没有什

么两样。有的教堂里，神甫不肯做祷告，却翘起胡子，朝敲钟人嚷嚷:

"打那个大的啊，傻瓜，打得大声些……"不管他打不打，人们总是不

理不睬地走过去了。他们不愿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。分裂派教徒告

诉他们把三个指头撮起来画十字，同把大拇指塞在另外两个手指

中间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是一回事。个个人都知道，教大家用这种侮

辱人的手势来画十字的是谁。 "

街上终究又出现了一些人:领主家的奴仆，游手好闲的懒汉，形

形色色的夜游歹徒，走东家串西家的闲汉。许多人挤在小酒店的四

周，等着这些铺子开门，他们嗅到了大蒜和素馅饼的香味。一辆辆装

着火药、铁炮弹、大麻和铁的运货车从涅格林纳雅、河对岸驶来。在坑

坑洼洼的路上滚着，它们渡过莫斯科河，到了沃罗涅什大道上。骑在

马上的龙骑兵，穿着崭新的羊皮短袄，戴着外国式的帽子，蓄着唇茧，

好像不是俄罗斯人似的，他们一个劲儿地骂着娘，抡起鞭子威胁那些

车夫。人们都说外国人又在怂恿咱们的皇上打仗了。在沃罗涅

什，咱们皇上跟那批外国男人和女人一起，居然吃了大斋期禁止吃

的荤食!"

小酒店开门了。老板走到了台阶上，这个人大家都熟悉。他们

全呆住了，谁也没有笑，心里都明白他已经倒了霉:他的脸光溜溜的;

上一天在地方自治局①里，遵令被剃掉了胡子。这会儿他披着嘴，

好像在哭泣似的，朝五个低矮的教堂圆屋顶画了个十字，愁眉不展地

说进来吧……"

① 一种城市工商民的自治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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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对面，教堂门口那个假先知开始像狗一样跳来跳去，嘴里叼着

那块肉，摇晃着。 男男女女都跑过来瞅他了……这个假先知挨着哪

个教堂住，就会给那个教堂带来幸运。 可是在眼下这种时势，这也很

危险。 老皮缅教堂里，曾经养过一个这样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，有一

天他走到了布道台上，用手指做成一个号角，向人们喊道崇拜我

吧，你们难道已经不认识我了吗? ……"士兵们把这个假先知连同司

祭和辅祭一起抓了起来，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"公爵皇帝"

费多尔·尤里耶维奇·罗莫达诺夫斯基那儿去了 。

忽然传来一阵吆喝"让开!让开!"插着红领毛的帽子，假发，刮

得光溜溜的、畜生一般的嘴脸，在人群的头顶上忽上忽下地跳

动 ，一一这是一些骑在前套马上的驭手。 老百姓立即闪避到篱栅旁

边和雪堆上去了 。 一辆装有玻璃窗的镀金轿式雪车飞也似的驶过

去。 里面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少女，直挺挺地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

愧倔。 她那堆叠起来的发暑上扣着一顶镶满钻石和绸带的小毡帽，

两只胳膊齐臂肘插在黑绍皮手筒里。 个个人都认得这个下贱货，库

奎外侨区的皇妃安娜·蒙斯。 车子转到了百货商场跟前，商人们早已

张张皇皇，迎候在那里，他们捧着绸缎、丝绒送进了雪车里…...

可是那个合法的皇后，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，在那年秋天下

第一场雪的时候，就已经乘一辆普通雪撬到苏兹达尔修道院，饮泣终

身去了….

"弟兄们，好人们，给我点儿东西喝喝吧……唉一唉，我一点力气

都没有了……昨天，我把十字架也拿去换酒喝了……"

"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?

"帕列赫的圣像画师。 不知道打什么年代起，我们就住在那儿

了……眼下这种行当全破产啦……"

"你叫什么名字7"

"翁德留什卡…

那个人既没戴帽子，也没穿衬衫 ，身上只挂着槛楼不堪的烂布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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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。他目光恒怒，脸庞瘦长，可是样子倒挺谦恭，他彬彬有礼地走到

他们喝酒的桌子边。 对这样一个人，要拒绝也不容易呢…

"好吧，坐下来吧……"

他们给他斟了酒，又继续谈下去。 一个脖子细长、深度近视的庄

稼汉，十分机灵地说道:

"他们把射击军判处了死刑 。 好吧，那是皇上的事儿(他举起一

根微微弯曲的手指) ，跟咱们没关系……可是……"

一个虚胖的城里人，穿着射击军的长襟衣(那时候有很多人穿这

种射击军的长襟衣，戴射击军的帽子，一一射击军的老婆们把这种破

烂东西哭哭啼啼地让给人家，几乎不收什么代价。 ) ，用指甲轻轻地敲

敲他的锡酒杯，说道:

"就是这话，可是……唔一唔，就是这话!……

机灵的庄稼汉朝他抡了抡那根手指:

"我们本本分分待着……都是你们，在莫斯科借着一点小事就敲

钟闹起来了……所以，把射击军吊死在城墙上，吓唬老百姓一下，也

有道理……我们谈的还不是这个您这个城里人……亲爱的，你们奇

怪为什么没有吃的东西运到莫斯科来了 。 你们就别指望了吧……情

况会越来越糟糕·…..今天-一一说起来又可笑又可悲·…..我运来了一

桶腊鱼……我原是脆来自己吃的，可它坏了 。 我就把它拿到市场上，

心想我把这种发臭了的东西送去，人家准会揍我的 。 哪知道在一两

个小时里，东西统统都被抢着买光了……不，莫斯科今天真是个活地
狱呢......

"啊，一点不错!"圣像画师哽咽了一下 。

庄稼汉朝他瞟了一眼，接下去认真地说:

"有圣旨下来了:要在谢肉节以前把射击军的尸体统统从城墙上

收下来，运到城外去。 可是尸体有八千具。 也罢 。 可是哪来的大车

呢?这就是说，又要庄稼人来当差受罪了 。 可是郊区负担什么呢?

郊区要出牲口来当运输的差。 "

城里人那松软的腮帮哆嗦着。 他带着责备的意味朝庄稼汉点了

点头:

"唉，你这个种田人……你要是在冬天顺城墙走一趟就好了…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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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风雪刮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摇摇晃晃……那可怕的样子，我们可

已经够受啦...

"不用说，那时马上把他们埋掉自然要容易些庄稼汉说。"四

旬斋前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我们赶了十八辆大车进去，车篷还没来得及

卸开，那些士兵就跑过来了:‘把大车出空了! '一一‘为什么?干什么

用?'一一‘少废话! '他们拔剑威胁我们，把雪撬推翻了。我带了一桶

小蘑菇，他们把它也倒翻了，那些恶鬼。‘走他们喝道，‘到瓦尔瓦

尔斯基门去。'到了瓦尔瓦尔斯基门，我们看见三百来个射击军给垛

成了一大堆……‘把他们装上去，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……'就这

样，我们连一口饭也没吃，一滴水也没喝，牲口也没喂，运这些死尸一

直运到夜里……回到村子里，我们连自己人也不好意思正眼看一下

了。"

一个陌生人来到桌子跟前，砰的一声把个酒瓶搁下了。

"叫傻瓜背水一一-净干重活儿他说道。他大胆地坐下了，给大

家斟着酒。随后他挤了挤一只骨溜溜的眼睛为你们的健康干一

杯!"也没抹一抹唇髦，他就嚼起一个蒜头来了。他的脸皮肤粗糙，神

色奋激，塞曲的络腮胡子都已经花白了。

那个近视得厉害的庄稼汉，小心翼翼地从他手里接过了酒杯:

"庄稼人是傻瓜，就是傻瓜，可是要知道，庄稼人也懂事的….

(他把酒杯掂了掂，喝干了，还满意地哼哼了一下。)不，我亲爱的人

们……(他朝蒜头伸出手去。)今天早晨，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支大车队

开往沃罗涅什去?他们在剥庄稼人的第三层皮了。交代役租，交儒

役费，为领主供应伙食用品，交国库种种捐税:交过桥税，上集市去，

得交营业税……"

花斑胡子张嘴露牙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庄稼汉突然收住话头，随后

来回走动着。

"好吧……眼下又要为皇上的运货车出牲口。他们连我们的面

包干都拿走了……不，我亲爱的人们……你们算一算，村子里还剩下

了几个人吧?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?去找找他们看……眼下差不

多个个人都打算逃跑了。只要肚子吃得饱，庄稼人是不动脑筋的，可

是如果您老是这样把他坐在屁股底下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了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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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他把胡子抓在手里，鞠一个躬。)庄稼人就会穿上树皮鞋，到他要去

的地方去了。"

"到北方……到湖上……到荒凉地方的隐修院去……"圣像画师

朝那个说话的人靠拢一点，黝沉沉的眼睛里闪着光。

庄稼汉把他推开了你别多嘴……"城里人向四周望了望，随后

把胸脯压在桌面上。

"小伙子们他轻轻地说这倒是事实，许多人都吓坏了，跑到

白湖、沃尔湖、马特卡河、维格湖去了……那边很清静……(他那鼓胀

的腮帮哆嗦着)只有跑到那边去的人，才能活下去……"

圣像画师那黝沉沉的幢人放得大极了，他朝那伙人挨着个儿瞅
过去......

"他说的对……我们在帕列赫为大斋节绘了六百张圣像……在

往年，这点数目是不够的。可是今年在莫斯科，我们却一张也没卖

掉。帕列赫倒了霉啦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我们颜色着得浅了，而且

把‘耶稣'的名字写了两个‘日'字 。 他那只降福的手给画成了拇指和

另外两根手指撮合在一起。 我们把十字架叉画得很简单，只有四个

尖头。 一切都按着正教的规矩。懂得吗?向我们买圣像的都是些做

买卖的。科尔津金、季亚奇科夫、维库林跟我们说:‘再不要绘成这种

样子了。这些圣像，应当拿来烧掉，它们简直太妙啦:上面还有爪子

印呢……'一一‘什么爪子?' (圣像画师稍微呻吟了一下。那城里人

朝桌子恒下身去，牙齿咯咯地响着。)‘不是吗他们说，‘有他的爪子

印啊……你看见过鸟儿踩在地上的爪子印①吗，一一四条细

线?……你们的圣像上也有那样的东西……'一一‘在哪儿?'一一

‘不是吗，那四个尖头的十字架……懂了没有?这样的货他们说，

‘你们可别拿到莫斯科去了 。 眼下，全莫斯科都知道那股难闻的臭味

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……，

庄稼汉眨巴着眼睛，捉摸不出他对这些话到底是相信啊还是不

相信……花斑胡子一面嚼着大蒜，一面微微一笑。城里人点点头表

示同意……随后他忽然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努出嘴唇，轻轻地说:

① 指反基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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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还有荔草呢?在哪一本圣书上看到过人应当吞烟?从什么人

的嘴里会喷出烟来?什么 ? 为了四万八千卢布，竟把西伯利亚和所

有的城市都承包给英国人卡尔马顿，让他在那边推销瑟草。 还下了

一道圣旨，要老百姓吸这种要命的尼古丁野草……这件事该由谁来

负责?还有茶叶，还有咖啡?还有土豆，碎，真是该死!那都是反基

督者的淫欲，那种土豆!所有这些毒药，全是从外国运来的，而路德

教徒和天主教徒就在这儿向我们推销……谁喝了茶，谁就弄得灰心

绝望……谁喝了咖啡，谁的灵魂就落进了圈套……旺!我宁可死，也

不愿意把这种东西批进我的铺子里·…

"你是做什么买卖的?"花斑胡子问 。

"嘿，眼下还有什么买卖好做啊?……外国人在做买卖，我们

在痛哭呢。 你认识奥夫谢·勒若夫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吗?都是

洪德特马克团里的射击军·…..我的铺子正巧开在他们那家澡堂的

旁边 。 像那样的人，现在是没有的了。他们俩都是绑在车轮子上

给碾死的……奥夫谢一再这样说:‘咱们现在所以受苦，都是因为

一六八二年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听从长老们的话。那时候，咱们射

击军应当同心同德拥护旧教……那么莫斯科就不会有一个外国人

给留下来，宗教一定会光辉灿烂，老百姓一定会吃饱肚子，称心满

意……可是现在，咱们竟连怎么样拯救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……，

正是这种公道正直的人，在城墙上摆荡了一个冬天……眼下射击

军已经没有了，他们爱怎么摆布就可以怎么摆布我们了……你们

等着瞧吧，他们会把个个人的嘴脸都刮光，会叫我们大家都喝咖啡

呢!

"等咱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，到了春天，大家就各走各的道

儿吧庄稼汉坚决地说。

"弟兄们!"圣像画师无限怀念地瞪着一扇有水汽的窗子。 "弟兄

们，北方有许多美妙的隐修院，有安静的避难所，有清幽的生活……"

小酒店里越来越闹，也越来越热了，包着蒲席的门不停地砰砰地

碰着。醉鬼们在吵架;柜台旁边，有个人晃晃荡荡地站着，打着赤膊，

颈脖上连个十字架也没有，正在央求除一杯酒喝……还有一个人被

人家揪着头发，拉到外面门廊里，在那儿挨打(大榻总有什么道理)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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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里没命地号叫着...

一个弯腰曲背的乞丐，他那身体差不多折成了两段，停在桌子旁

边。他拄着两根拐杖，眉开眼笑，露出一条条和善的皱纹。花斑胡子

朝他瞟了一眼，就把肩头拧紧了。弯腰曲背的人说道:

"是打哪儿飞来的，你这只鹰?"

"打你看不到的地方。 去你的，站在这儿干什么?

"是从‘河顿'①来的吗7"弯腰曲背的人压低了嗓子，急促地问。

"去去，我们在这儿是公开的….

弯腰曲背的人不再问下去，却翘出那几茎稀疏的胡子，囊囊地样

着拐杖，走到小酒店紧里头去了 。 城里人吃惊地问:

"那个人是谁?"

"一个孤寂道路上的旅客花斑胡子凌厉地说。

"他跟你说的是什么话?"

"鸟语。"

"他好像认识你呐，小伙子……"

"少发问，你会更聪明……(他抖掉胡子上的面包渣，把一双大手

搁在桌子上。)现在你昕我说……我们是从顿河来做买卖的。"

城里人急忙朝他靠拢去，眨巴着眼睛:

"你打算买什么?"

"火药。 我们需要十桶。 五十普特上下的铅。做短上衣的细呢

子。 马蹄铁，钉子。我们有钱。"

"细呢子和铁还弄得到……铅和火药可就难办了:除开官府，没

有地方好搞啊。 "

"就是这话嘛一一你得想办法打通官府。"

"我认识一个录事。可需要送一点礼。"

"那自然…

① 原著编者注这是弗拉基米尔一带的货郎分裂派信徒、有时也是强盗们使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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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里人急忙用扣钩往羊皮短袄上搔了搔，说他愿意试一试，马上

去把那个录事带来。 说罢，他就跑出去了 。 这笔买卖，庄稼汉也想插

一手。他皱了皱额头，咳了几声嗽:

"你要不要制毡子用的羔毛或是皮革，朋友?嗯，你说，要五十普

特铅·…..你们哥萨克是不是准备打仗啊?"

"打鹊鸦……"

花斑胡子扭过脸去。 那个弯腰曲背、拄着拐杖的人又走过来了。

他手里抓着一顶帽子，里面盛着他向人家要来的布施，往他旁边坐下

了，也不看他一眼，便说:

"你好，伊万…...

"你好，奥夫多基姆花斑胡子答道，同样一眼也不看。

"咱们已经好久不见了，首领……"

"你在要饭吗?"

"身体不行了嘛……夏天，我在林子里稍微逛了一阵，一一年纪

不饶人了……我烦透了，该死了……"

"等一等吧……"

"为什么 ? 难道有什么好消息 ?"

透过烟雾，伊万笑眯眯地望着那些醉鬼，眼色变得冷淡了 。 他翁

动嘴角，悄悄地说:

"咱们在发动顿河的人。 "

奥夫多基姆朝帽子但下身去，摸弄着里面的铜币 。

"我不知道他说， . 我听说顿河哥萨克已经很驯JI，荫，安顿在农庄

上，置了些产业……"

"有很多外乡人，都是些流浪人。 他们行动起来，哥萨克是会支

援他们的……即使不支援，反正也一样，不是跑到土耳其去，便是一

辈子做莫斯科的奴隶……以前他们在亚速帮助过皇上，现在皇上却

把整个顿河都抓在手里。 下令把所有的外乡人全交出去。 一批神甫

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那儿，旧教就要被铲除了……静静的顿河的末

日已经来到了…

"干这样的事需要一个巨人奥夫多基姆说。"要不，结果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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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斯捷潘①那时一样·…

"人，咱们已经有了，他跟斯捷潘不一样，一一斯捷潘因为愚蠢，

丢了脑袋。他可是一个真正的首领……所有的分裂派教徒都会站在

他一边…...

"你把我的心给搅乱啦，伊万。这个引诱太厉害了，伊万。我本

来已经打算平平稳稳安度余年了...

"来年春天，你来吧，咱们需要老首领们。咱们会比斯捷潘的时

候逛得更欢呢......

"不见得吧，不见得吧……咱们那批老人，还剩下多少?恐怕只

有你我两个了……"

城里人回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挤了挤眼睛。 他后面跟着一个

秃顶的录事，架子十足，穿一件钉着铜纽扣的、外国式的棕褐色长襟

衣，一双破破烂烂的毡靴。 胸前纽扣洞里插着一支鹅毛笔。他跟谁

也没招呼，便嫌恶地往桌子旁边坐下了。他一副贪婪相，眼神浑浊而

邪恶，鼻孔那么大，你可以一直看到那里头。城里人没有坐下去，就

枢在他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说道:

"库兹马·叶戈雷奇，这位就是…

"薄饼录事用委委顿顿的嗓音说道，没有理睬他腊鱼薄

饼……"

鲍里斯·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儿子罗曼·鲍里索维奇公爵只穿着内

衣坐在床沿上，唉声叹气，搔着胸脯和胳肢窝。他的手又习惯地伸到

胡子里去，可是马上就缩回来:他的下巴额已经给刮光了，短鬓拉碴

的，才讨厌呢。呀一哈-哈一啊……他打了个哈欠，从小窗子里望出

去。天已破晓，天色迷蒙而沉闷。

往年这个时辰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总是已经让胳臂插在招皮大衣

的袖筒里，把海狸皮帽神气活现地拉到了眼眉上，拄着那根高高的手

① 指斯捷潘 ·拉辛。一一原著编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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杖，顺着咕咕作响的过廊走上外面的台阶。他有一百五十名家奴;有

的已经站在他那轿式雪车旁边拉着马，有的已经奔去开大门。他们

都会高高兴兴地摘下帽子，麻麻利利地弯腰鞠躬。那些跟他离得最

近的，还会亲他的脚。他们搀着他的手，搭着他的腰，将他扶上了雪

车……每天早晨，不管是什么气候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总是要赶到皇

宫里去，等候皇上那明净的眼睛(后来是长公主那最明净的眼睛)转

到他这一边来。 而这种期待，他总是不大会落空的…

所有这一切，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。 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一一老天

爷!难道真的己经过去了不成? 即使回忆一下也觉得很奇怪:从前

居然有过和平与光荣……而现在，在那板壁上挂着(那里本来什么东

西都不应当挂的)一幅作为魔鬼的诱惑的画:一个荷兰的下流女人，

撩起了裙子。 皇上下过敷令，叫把这幅画挂在他卧室里，若不是为了

开玩笑，便是为了要惩罚他。 他只好忍受下来…·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瞅着头天晚上给甩在长凳上

的衣服:像女人家穿的那种横条纹的长统羊毛袜，背后和前面都很紧

窄的、短短的裤子，仿佛用铁皮制的、钉着金银饰纽的绿色长襟衣。

一根钉子上挂着一顶乌黑的假发，即使用棍子也拍不掉那上面的灰

尘。这些东西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?

"米什卡!"这位领主暴躁地喝道。 (一个机灵的小伙子，穿着一

件长长的俄罗斯衬衫，从一扇遮着红呢子的矮矮的门里跑进来了。

他弯一弯腰鞠了个躬，随后把头发甩到后面去。)"米什卡，给我打洗

脸水。 (那小伙子抓起一只铜盆，倒了些水。)把盆好好地端着……把

水倒在我手上……"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与其说是在洗脸，毋宁说是在往手掌心里打响

着鼻子，一摸到那给刮光的、短琵拉碴的皮肤，心里就庆烦了……他

嘴里嘀咕着，坐在床沿上穿裤子。 米什卡把一碟子白粉和一条干净

抹布递给他。

"这又是干什么?"罗曼·鲍里索维奇吼道。

"擦牙齿。"

"我不擦!"

"随您的尊便…...因为皇上说过一定要把牙齿擦干净，太太就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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咐我每天早晨把这些东西拿给您……"

"我要把这碟子撂在你的嘴脸上!……你太废话了……

"随您的尊便…

穿好衣服，罗曼·鲍里索维奇想把身子扭动一下，一一可那衣服

又紧又硬，把他给纠住了……为了什么啊?可是敖令很严厉，一一领

主朝见一律得穿西式衣服 ，戴假发……他不能不忍受下来……他从

钉子上拿下那顶假发(天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女人的头发啊) ，十分

嫌恶地把它戴上了 。 他往米什卡的手上打了一记(这小伙子想理直

他那卷得很紧的发结) 。 他走到过廊上，炉子正在那儿毕毕剥剥地爆

着。 从下面厨房里(有一座陡直的梯子通往那里) ，腾起来一股又苦

又焦的味儿。

"米什卡，那股臭味是什么?他们又在煮咖啡吗?"

"皇上有圣旨，领主老爷和夫人们早晨都要喝咖啡，所以我们就

煮

"我知道……别磨牙! .. 

"随您的尊便…·

米什卡打开那扇遮着呢子的、通往家庭小教堂的门 。 罗曼·鲍里

索维奇道貌岸然地画了个十字，走上读经台 。 一本给斑斑点点的蜡

烛油弄脏了的《日课经>，摊开在一块丝绒上。公爵摘掉烛花，戴上一

副圆圆的铁边眼镜。 他舔了舔手指，翻过一页，便沉思默想起来，眼

睛瞅着圣像的衣饰在依稀地闪烁的那个精角:只有一个绿幽幽的火

光在圣尼古拉的圣像前亮着......

要想的心事着实有的是……因为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，

那么所有的世家、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，更别提什么羞辱和吨骂了 。

"你看，他们已经在动手消灭领主了!消灭消灭看吧……在伊凡雷帝

时代，他们也这样试过的一一要消灭公爵世家·…..结果是混乱和叛

变·…..现在也快要发生混乱了·…..我们是国家的中坚……消灭了我

们，就没有了国家，没有了生活的目的……那时候，皇上，难道你打算

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?……真是胡说八道!……你还年轻，理智薄

弱，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…...

罗曼·鲍里索维奇扶了扶眼镜，开始按照礼节，用鼻音念着经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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